
陈舜俞：人生莫作等闲别
——上海两千年人物考（十四·下）

本报记者 郭泉真

今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古镇景区的
施王庙内，有一口八角形青石井，“为
海慧寺（宋代）寺内众僧饮用井”，据说
是海慧寺跨越千年的唯一遗迹了。

海慧寺，似应即1064年陈舜俞为
之写下“非作非止，孰溺孰载”的《海惠
院经藏记》一文所记对象“海惠院”。

陈舜俞当时可能见过的一个小
孩吕益柔，后来在石碑上刻了船子和
尚的名篇“拨棹歌”——详见“上海两
千年人物考”第三篇《船子和尚》：北
宋前贤吕益柔，感动于父亲遗编中的
船子和尚拨棹歌“篇篇可观”，特地一
首首抄录出来，赠送给“海惠乡老”，
刻石供“禅客玩味”。

就是这份感动与这个举动，让陈
尚君眼中“上海文学史不能不提到的
重要诗僧”、与张志和同为中华文化
从诗到词重要人物的船子和尚，所写
39首拨棹歌得以幸存、传世，并在一
千多年后被施蛰存偶然“惊喜”发现。
上海千年，文脉如水。

打动吕益柔的，也曾打动陈舜
俞，他写下这样一首诗：“钓竿无竹不
空船，事去朱泾不记年。一句弗由他
物得，此心知与么人传。”

朱泾，今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
船子和尚垂钓渡人地。钓竿无竹，他的
钓竿是直钩。不空船，他的拨棹歌有一
句很出名：“满船空载月明归”。他传道
给弟子夹山时，不让对方说话，只求心
的开悟（弗由他物得、此心知）。

陈舜俞诗中的“弗由”“么人”，亦
似陈尚君指出船子拨棹歌的古沪语
痕迹，例如“长道无人画得伊”“甚么
波涛扬得伊”中的“伊”。

直到随后去南阳为官，陈舜俞似
还一再怀念上海，写下“泽国生涯有
钓舟”“梦随春水宿渔船”。

7.苏洵
面对南阳大好春光，年已四十不

惑的陈舜俞连连感叹：“四十无闻得
自安……东风吹泪落阑干”“屈指光
阴已半生”“齿发今年老去年”。

他曾为40岁贫家女写诗，却句
句像说自己：“贫女四十无人问，不傅
（敷）铅华水梳鬓。非关颜色不如人，
不肯出门羞失身……”

然而人生从不因悲叹收手，刺激
与打击又接踵而来。

他41岁时，苏洵逝世，苏轼为父
亲请得“光禄寺丞”以葬——这正是
陈舜俞当年向族人立志却始终求而
不得的葬父方式。

同年，宋英宗命大臣举荐20人，
无陈舜俞。

他42岁时，苏洵归葬，133人致
祭文，堪称“哀荣”。

他43岁时：二月，新帝宋神宗命
大臣举荐20人，无陈舜俞；三月，刚
刚任职邓州、为陈舜俞上级的钱公
辅，被成功保举入朝；四月，王安石破
例“越次入对”，被宋神宗重视；五月，
大臣郑獬保举陈求古换官成功，但也
保举的陈舜俞却无果；六月，同在邓
州的官员唐赋获朝廷褒奖，陈舜俞唯
有祝贺；七月，王安石的弟弟以布衣
之身被赐进士及第……

一切扑面而来，拳拳带风，“热辣
滚烫”。

就在此时，京师罕见地三次地震。
陈舜俞再次出手了：上书言天

变，建议停郊祀。
然而《宋史》载：十一月，祀天地。

没听他的。
一般都说陈舜俞45岁在山阴为知

县，不过记者查见，北宋熙宁二年他44
岁时的“潘君及其夫人”墓志铭碑文显
示：撰写者陈舜俞的头衔有“朝奉郎、守
国子博士、新差知越州山阴县事”。

新差，研究者周佳谈到：宋代官
员凡新授职务可称“新授某官”，往往
半年，类似“试用期”。

熙宁二年距陈舜俞出任南阳知
县也正好4年，符合“四岁一磨勘”任

满。
碑文还写着明确日期：潘君与夫

人“四月二十三日”合葬。
这样看，陈舜俞似最晚在自己44

岁时的熙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前
便已就任山阴。

从南阳去山阴要经过淮河。或许
也正在熙宁二年春天从南阳赴任山
阴的路上，陈舜俞看到淮河因春旱水
小，被合流之水变浊，于是写下了一
首很关键的诗。诗中写道：
“中人可移性，鲜克始终惇（淳厚；

淳朴）。夙夜念淮水，清心大吾源。”
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

谓中人”。
鲜克——“靡不有初，鲜克有

终”，无不有初心，很少得始终。
陈舜俞的意思是：淮河自己弱小

了，于是被同流变浊；身处中间地带
的人可善可恶，最初淳朴的人往往有
始无终。

所以他告诫自己：要夙夜牢记淮
水之变，不断清洁内心、壮大本源，才
能善始善终。

也就是他写过的那句话——我
为法轮，“致远由己”。

这年九月，行青苗法。次年正月，
推青苗法。四个月后，朝廷下诏批评
欧阳修擅停青苗法。
《辞海》对“王安石变法”的解释

是：“北宋中叶，积贫积弱局面日益严
重……变法使国家财政情况有所好
转，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但同时
“由于新法触犯既得利益者权益，且
推行太急，官吏又奉行不善，产生不
少问题，遭到韩琦、司马光、文彦博等
的强烈反对”。

改革不易。其实针对时弊，要富国
强兵、励精图治，求太平有为，这一点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范仲淹韩琦
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与王安石、陈舜俞
与王安石，乃至苏轼与王安石，基本立
场并不对立。

许多年后，苏轼与王安石还相见
甚欢。君子坦荡荡。

但熙宁三年五月，应已到任一年
多、对民情有所了解的陈舜俞上书：
青苗法实际操作不善，可能让百姓
“别为一赋”。

要知道，这个五月，正是著名如
欧阳修也被下诏批评之时。

写下《苏轼十讲》一书的朱刚先
生，专门思量过陈舜俞称青苗法可能
“别为一赋”之说，并通过模型演算感
到：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他谈到，陈舜
俞受苏轼等人推崇，主要就因为指出
青苗法的实质是无端多出一种赋税，
“东坡后来对‘新法’表示过部分接受

的态度，但对青苗法，则始终痛恨。这也
跟陈舜俞有关”。

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的苏轼，当年是一路手拿着老友陈
舜俞的遗著《庐山记》，“且行且读”的。

而他真正注意陈舜俞，或许正始于
这次上书。

五、苏轼

8.李公麟
五月上书后，很快在六月，陈舜俞

被贬为“监南康军盐酒税”。
军为宋代行政区划名，南康军治地

在今庐山市。
这是他一生职场最严重的挫折了。
逆境中，陈舜俞给自己、给这段时

光一个交代：专心完成了一件流芳后世
的作品。

一方面，他似在庐山写下了“不如
归听华亭鹤，耆旧于今忆二龙”，再次怀
念上海，向往“二陆”遗风。

同时，他“昼则山行旁抄，夜则发书
考订”，只用了短短60天就在友人刘涣
的材料基础上，写就五卷详尽严谨、图
文兼备的《庐山记》。

数百年后，纪晓岚等在四库提要不
吝称赞：“北宋地志，传世者稀。此书考
据精核……犹可宝贵。”

光凭这本书，便已可传世。陈舜俞
没有自弃。

一封友人的回信也可印证：信中说
得知他“至官甚善，不以迁谪介意”，称赞
他“当世贤豪”，“公余揭窗，对云而坐……
下视尘俗，超然自乐，虽白乐天（即白居
易）九江之时，何以过之？”

记者一查才知：这位回信的友人，是
北宋著名高僧明教大师。

就像和陈舜俞一起游庐山的人中，
其实还可查见一位负责“画为图”的李
伯时，是中国画史的顶级画家、大名鼎
鼎的李公麟——他字伯时，号龙眠居
士，被视为“宋画第一人”。

查史料可知：陈舜俞贬官那年，李
公麟考中进士，后正任职“南康尉”。清
代孙岳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也显示：
李公麟为“陈仲（似应为‘令’）举贤良”，
画过骑牛游山图。

在陈舜俞身边似乎总会出现名留
史册的人，这似乎并非偶然。

他到庐山第二年，写下《爱莲说》的
人也来了。

9.周敦颐
56岁逝世的周敦颐，54岁筑室于

庐山一小溪上，取老家所居濂溪以名
之，亦作廉溪。

陈舜俞的《廉溪》一诗，似描述了拜

访见闻：“岂无城中居，高墙围大屋。爱
此原野间，山静溪水绿……客来好风
日，浊酒醉篱菊。”

相比这里写的逃离“城中居”、隐居
东篱下，此时的陈舜俞，在为上海寺院
写的又一篇记中，心境又臻新境：
“尘法虽外，其心则我。苟离见闻，

则无有佛。”
前八个字，立意与“致远由己”一

样。但后八个字，不由得让人惊叹：与船
子和尚何其相似。

上一篇“上海两千年人物考”写过，
北大朱良志教授谈到：相比张志和的“乐
在风波”，船子和尚是“混迹尘寰”，他将
一味追求遁迹江湖的隐者视为“痴儿”。
“大钓何曾离钓求”，船子的渔禅不是对
钓的行为的回避，而是就在贪婪的波涛
中放下生命体验的钓线，由此实现超越。

陈舜俞文中也写道：“厌诸相而求
解脱，未足与语‘道’者也。”

逃避自古非正道。
陈舜俞这篇记写的华亭县天台教

院，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松江一中操场北
边。他为上海留下记载：当年这里有高
达十六尺的西方弥陀之像，“岿然垂臂，
若将援溺”。

同在这个春天，苏轼给刘涣之子写
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诗：“庐山自古不到
处，得与幽人仔细穷。”幽人，隐士，指的
是陈舜俞吗？

八月，欧阳修卒。九月，郑獬卒。次年
六月，周敦颐卒。同年八月，取消制科。

这年48岁的陈舜俞，似乎还曾在
鄱阳江头，遇见过阔别30年的通慧大
师净务。对方早年见过他的父亲，陈舜
俞流泪写道：“口诵先子诗，别来三十
春。我悲不忍听，泫然泪沾巾。”

唯有时光，滚滚向前。
10.司马光
陈舜俞的时光，还剩最后3年。
第一年，49岁的他似南康军任满

（一说“遇赦还乡”），回到上海白牛村。
这年四月，司马光上书神宗：“臣伏

读诏书，喜极以泣。”同月王安石罢官。
同在这个月，陈舜俞为友人与苏轼

之别写道：“莫恨明朝又离索，人生何处
不匆匆。”

他与苏轼的交往，从此在史料中渐
渐密切。

五月，苏轼书陈舜俞所作《施食放
生记》，陈舜俞为苏轼写诗。

七夕，苏轼似为陈舜俞写词。
中秋，陈舜俞为苏轼写诗。
九月，两人同游杭州灵鹫兴圣寺，

同到湖州贺太守李常得子……
就在此次湖州之行中，他写下了那

句：“人生莫作等闲别”。
他在意的，已经不是人生的结果，

而是活出生命的品质。
有趣的是，引他写出这句话的，又

是一位中华文化历史名人——北宋大
词人“张三影”。

11.张先
写下“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

影”“堕轻絮无影”这“三影”的张先，也
是湖州人。他们此次湖州之行有场邂
逅，颇似白居易在浔阳江头——

友人家中有位侍婢，早年是大将范
恪府上歌女，在宴会时见过张先。这次
她从窗户认出旧人张先，“感旧泣数行
下”，众人也为之“恻然”。

再访时，她在屏风后作歌，吹笛、奏
胡琴，“声调无不清妙”。张先靠近聊“范之
废兴及所由来”，回身后向大家感叹“此范
当年最所爱者”，“于是诸客人人怜之”。

陈舜俞就此写下：
“朱门出后身转轻，往事消沉无处

觅……劝君收泪听我歌，聚散有命可奈
何。君不见，陇头水，入海不知几千里。
又不见，风中花，吹向千家复万家。人生
莫作等闲别，事去老大空咨嗟（叹息）。”

他确实勘破了——勘破了人生无常
的一面，勘破了时光、往事、聚散、万家。
那田埂间的水想最终入海，不知要走几
千里。那风中的花被命运掌控，一如人间
千万家。最消沉的是已无从找寻，往事再
痛苦悲伤，在时光面前都将烟消云散。最
现实的是出门“身转轻”，曾经再灯红酒
绿，在势利面前都会不值一提。

如果看过陈舜俞一生，这又何尝不
是写他自己？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笔锋一转
——最后两句迥异寻常笔墨：即便如此，
也要不负此生；终究要别，但“莫等闲”。

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
永远持正，永远进取。
这是陈舜俞的人生华章，也正与苏

轼从骨子里相契。
这恐怕才是苏轼会为陈舜俞写下

“最哀”祭文的核心原因。
此行他们似还探望了陈舜俞老师

胡瑗的夫人，“巷人来观相叹喜，门外墙
头闻唧唧”。陈舜俞的《霅溪》一诗似也
作于此时：“少游溪上学……临流重惭
惜。”霅溪在湖州。

他们最后把苏轼一直送到了上海，
并立即践行“人生莫作等闲别”，举办了
一次上海版兰亭雅集。

12.李行中
他们先是在今苏州同里古镇一带，

“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苏轼“席上和
陈令举”。

又在地处今上海的青龙江，在李行
中的醉眠亭，大家为赴任密州的苏轼，
进行了史料中最后一场送别。

这次雅集，堪称上海版“兰亭”。

《云间志》收录的醉眠亭诗作，作者
有苏轼、秦观、苏辙、陈舜俞、张先、僧道
潜等17人。虽然似多为后来寄诗，但这
些美妙的文字，写给了上海，写给了史
册，写给了奔流的江水与真情。

陈舜俞似还送苏轼到苏州。
当时的两人不会知道，这竟便是此

生最后一面。
从此一别江湖去，再见惟有追忆中。
“人生何处不匆匆。”每一天都可能是

最后一面，惟有珍惜当下，莫作等闲之别。
13.明教大师
最后要作别的，是人生。
临终前一年，50岁陈舜俞为明教大

师契嵩的一生写记。
契嵩最出名的，是面对天下排佛尊

孔，“抱其书以游京师”，阐明“儒释之道
一贯”，得到了宋仁宗的认可。

他被视为中华文化“儒佛融合”关
键人物，又“非修洁行谊之士”不交。而
陈舜俞，是他嘱托后事的至交——“尝
与其交居士陈舜俞，极谈死生之际，而
已属（嘱）其后事”。

似在最后岁月，陈舜俞写下一篇长
长的赋，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他感慨“有司五上吾名”，最终“仅免
为白徒（白丁）”，又说到父母妻子儿女。最
后他写道：“语诸百恨寂默兮，秋草之墟。”

但这不是他最后模样。
14.秦观
有材料称：年过半百的陈舜俞在西

湖做东，秦观赠诗，写了四字——
“主人蔼蔼”。
这便是陈舜俞留给历史的最后模样。

六、陆游

苏轼写“明月几时有”那个中秋，陈
舜俞可能还在世。同年十一月十五日
后，苏轼致信友人：“令举逝去，令人不
复有意于兹世。”

陈舜俞逝后第三年，苏轼赴任湖州
路过苏州，写下“旧交新贵音书绝”——
孔凡礼先生在《三苏年谱》称：此句应予
以较多注意，苏轼已感到处境之孤立。

随后苏轼与友聚垂虹亭，四月到任湖
州，六月致信友人：“到郡不见令举，此恨
何极！”并说已祭陈舜俞，文刻石，见其子。

也就是说，苏轼是在深感处境之孤
立、重过当年垂虹亭的心情下，写下祭
陈舜俞的“最哀”祭文的。

七月，乌台诗案发。
陈舜俞逝后第118年，陆游写下：

“东坡前后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贤良
陈公，辞指最哀，读之使人感叹流涕。”

南宋文学家楼钥写陈舜俞：“为人
抱负，素已不群。本之忠义，充以学问。
以安定胡先生为师，所友自东坡先生而
降，皆天下士。”

元代史学家黃溍写陈舜俞：“直道
自信，无所回挠。”

明代1510年立“表贤祠”纪念陈舜俞：
“（先生）去今五百余年，而乡犹以奉

贤名，塘犹以白牛名，泾犹以清风名。
“乡城有三贤祠，以先生配享于宣

公也。吴兴有六客堂，以先生友善于苏
轼也。其人望之重，可想见矣！
“千载而下，孰能磨灭？”
如今，又五百余年过去了——2026

年是陈舜俞诞辰1000年。这是他与苏
轼的千年，也是上海人文的千年。

今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古镇景区中
心一座石桥上，刻着程十发的三个字：
清风桥。

千载而下，犹未磨灭。

七、枫泾

作为本文一处处小标题的一位位
人物，都是陈舜俞的“朋友圈”。这么多
中华历史名人，因为同一个人，关联着
上海、金山、枫泾。

这个古镇，这片土地，这座城市，也
一直在以一个地名纪念这位千年前贤：
两袖清风，为官爱民，持正进取……

今天的人们，会在枫泾古镇景区的陈
舜俞石像前，开始一场“行走的微党课”：“枫
泾原名清风泾，说的就是两袖清风……”

想知道苏轼那篇祭文究竟写了什
么？就在石像背面。

陈舜俞撰《都官集》为青

苗法上书一文（局部）

陈舜俞撰《庐山记》书影 枫泾古镇景区里纪念陈舜俞的壁雕（均资料照片） 枫泾古镇景区里的陈舜俞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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